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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意义对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抑郁的影响： 
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

 

焦  卉，*郭检生 
（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，江西，吉安 343009） 

 
摘  要：目的  考察大学生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和抑郁之间的关系。方法  采用学业拖延量表、生命意义量表、

状态抑郁量表对 497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。结果  （1）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抑郁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性两两相

关；（2）拥有意义在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，而追寻意义不起中介作用；（3）性别对生命意义

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，拥有意义在女生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，而在男生中则不起作用。结论  拥

有意义在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抑郁中起中介作用，这一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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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FECT OF LIFE MEANING ON COLLEGE STUDENTS’ ACADEMIC 

PROCRASTINATION AND DEPRESSION: THE MODULATORY 
MEDIATING EFFECT 

JIAO Hui，*GUO Jian-sheng 
(School of Education, Jinggangshan University, Ji’an, Jiangxi 343009, China) 

Abstract  Objective：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’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, life 
meaning and depression. Methods: By surveying 497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PASS (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
scale-student), the MLQ (life meaning questionnaire), and the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. Results: (1) There are 
pairwise correlated significances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’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, life meaning and 
depression; (2) Their presence of meaning partially mediates their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depression, but 
their search for meaning doesn’t mediates their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depression; (3) The gender 
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ir life meaning, and female’s presence of meaning can completely mediate 
their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depression, but male can’t. Conclusion: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ediates 
college students’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depression, which is moderated by the gender. 
Key words: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; life meaning; depression; modulatory mediating effect 
 

1  问题的提出 

学业拖延是大学生中的普遍现象，其发生比例

约占学生日常生活事件的三分之一，并且呈逐年上

升的趋势[1]。有研究者从问题行为的角度指出，学

业拖延是学生在学习活动或者学习情境中，将学业

任务延后或推迟完成的行为或者行为倾向[2]，而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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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学业拖延会导致大学生学业成绩下降，甚至会

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国内研究者也证实：拖延是

一种消极的、不适应行为，会伴有焦虑、抑郁等情绪

体验[3]；学业拖延能够预测低自尊和低自我效能感[4]。

但是，2005年 Chu和 Choi提出了主动性拖延，使
得学业拖延具有了积极心理的意味。他们认为主动

拖延是指将注意力放在手头的其他重要事情上而

有意延迟任务完成的行为，主动拖延是一种适应性

的学习方式[5]。然而，我国研究者丁婷婷等人发现

被动拖延与主动拖延都会对学业成绩和情绪产生

不利影响[6]。 
弗兰克尔认为，目前大学生许多心理问题(如抑

郁、空虚、孤独等)的产生都源于生命意义的缺失[7]。

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领会、理解或看到自己生活意

义的程度以及觉察到自己生命目的、使命、首要目

标的程度
[8]
，包括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。拥有

意义感强调“拥有”的结果，即强调个体在多大程

度上认为自己活得有意义；而寻求意义感则强调

“寻求”的过程，即强调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追寻意

义。大量研究表明，生命意义体验高的个体具有更

高的幸福感和更多的积极情绪，反之则出现消极情

绪甚至自杀意念；生命意义寻求与悲伤、愤怒、抑

郁等消极情绪呈正相关
[9]
。由此可知，生命意义与

抑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。甚至，生命意义可以作为

认知因素来促进创伤后的心理成长[10]或者作为压

力知觉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[11]。因此，本研究有

理由认为生命意义可以作为认知因素或者中介变

量来影响学业拖延与抑郁的关系。 
有研究表明，抑郁存在性别差异。我国学者陶

沙认为，在考察抑郁的性别差异时应更重视考察个

体的抑郁产生机制在不同性别群体间的独特性和

一致性[12]。学业拖延作为影响因素，对大学生抑郁

的影响机制有没有受到性别的调节作用需要得到

进一步的证实。因此，本研究将考察在男生与女生

群体中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与抑郁三者关系的作用

机制是否存在差异，以期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

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实证支持。由于前期研究有关学

业拖延与生命意义是否具有性别差异存在争议，所

以本研究只探讨性别对生命意义中介作用的后半

段的调节作用。 

2  研究方法 

2.1  被试学生 
   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，抽取江西师范大学、南
昌大学、井冈山大学 3所大学大一至大四的学生，
一共发放问卷 560份，回收有效问卷 497份，有效
率达 94%。年龄范围 18~24岁，平均年龄(20.34 ± 1.53)
岁。其中，男生 252人（50.7%），女生 245人（49.3%）。 
2.2  研究工具 
2.2.1  学业拖延量表 

采用关雪菁编译修订的《学业拖延（PASS）》
量表的第一部分[13]。包括 6项任务：撰写学期论文、
备考、完成每次的作业、学业管理任务、参加任务、

平时在校行为。每项任务都分别从拖延频率、拖延

是否带来麻烦以及想降低拖延的程度来自评，采用

Likert 5 点量表计分。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
Cronbach'sα 系数为 0.840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，
χ2/df = 2.745，CFI = 0.957，NFI = 0.935，IFI = 0.958，
TLI = 0.926，RMSEA = 0.059。该问卷具有良好的
信、效度。 
2.2.2  生命意义量表 

采用王鑫强在 2013 年修订的《生命意义感量
表（MLQ）中文修订版》[14]。此量表以 Steger等人
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为基础表翻译修订而成，分为

拥有意义感(the presence of meaning)和寻求意义感
(the search for meaning)2个维度，采用 7级评分，
从 1完全不符合到 7完全符合。在本研究中，该量
表整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'sα系数为 0.843，拥有
意义感分问卷和寻求意义感问卷 α 系数为 0.797、
0.837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，χ2/df = 3.566，CFI = 
0.955，NFI = 0.939，IFI = 0.955，TLI = 0.941，
RMSEA = 0.072。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、效度[15]。 
2.2.3  状态抑郁量表 

采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流行学研究中

心的抑郁量表，共 20 个条目，其得分越高表明抑
郁程度越高。该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'sα
系数为 0.795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，χ2/df = 4.379，
CFI = 0.819，IFI = 0.857，TLI = 0.866，RMSEA = 
0.083。该问卷的信效度达到建议值[16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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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.05/-0.19*** 
-0.04/-0.19*** 

0.22***/0.06 

2.3  统计分析 
采用 spss16.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、相关分

析；采用 amos17.0进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。 

3  结果 

3.1  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抑郁的关系 
用 Pearson积差相关对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

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。结果表明（见表 1），
学业拖延、抑郁与拥有意义、追寻意义存在显著负

相关，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；拥有

意义、寻求意义与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。 
表 1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抑郁的相关分析（r） 

Table 1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
procrastination,sense of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pression 

 M ± SD 1 2 3 4 

1拖延总分 31.01 ± 6.92 --    

2寻求意义 24.64 ± 6.20 -.097* --   

3拥有意义 23.47 ± 5.89 -.181** .432** --  

4抑郁总分 45.70 ± 7.26 .110* . -.119** -.187** -- 

注：*P ＜ 0.05,** P ＜ 0.01,*** P ＜ 0.001，下同 
 

3.2  对生命意义在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
用分析 

    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，建

构以学业拖延为自变量，追寻意义与拥有意义为中

介变量，抑郁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（见图 1）。

以极大似然估计法考察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，结

果发现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数比较理想(见表 2)，说

明该模型得到了数据支持，该模型是可以接受的。 

表 2 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
Table 2 The fitting index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

χ2 df χ2/df RMSEA CFI NFI IFI TLI RFI 

8.217 3 2.739 0.059 0.971 0.957 0.972 0.904 0.856 

 
 
 
 
 
 
 

图 1 追寻意义与拥有意义在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
用模型 

Fig.1 The model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earch for meaning and 
presence of meaning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

depression 

具体而言(见图 1)，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总分能预
测其抑郁状态（P＜0.001），并能通过拥有意义间接
影响抑郁（P ＜ 0.001），但不能通过追寻意义来间
接影响抑郁（P ＞ 0.05），这表明拥有意义在学业
拖延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，中介效应为

0.0378(见表 3），其 95%Bootstrap 置信区间值为
[0.02，0.051]，置信区间不包含 0，则中介效应达到
显著性水平[17]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0.13%。 

表 3 学业拖延对抑郁的效应分解 
Table 3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procrastination on depression 

影响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

学业拖延→抑郁 0.15  

学业拖延→拥有意义→抑郁  -0.18×-0.21= 0.0378 

 
3.3  性别的调节作用分析 
为探讨性别在大学生学业拖延、拥有意义、抑

郁的关系上是否起调节作用，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

模型的多群组分析（见图 2）。对大学生学业拖延、

拥有意义、抑郁建立非限制性的模型及限制性模型

进行比较（根据△df 和△χ
2
的显著性来确定模型

的接受性[18]），结果（见表 4）表明，与限定模型相

比，非限定性模型指标匹配得更好。接下来对非限

定性模型重新运算，得出路径系数。 

 
 
 
       
 

(注：第一个数据是男生的标准系数，第二个数据是女生的标准系数) 

图 2  性别调节作用的多群组分析模型 

Fig.2 The multi-groups analysis model of the gender 

moderation effect 
 

表 4 跨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
Table 4 The fitting index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ross 

groups 
 χ2 df χ2/df RMSEA CFI NFI df△  △χ2 

非限制模型 2.4 2 1.2 0.020 0.998 0.986 2 29.886 

限制模型 32.286 4 8.072 0.120 0.825 0.814   
 

具体来说，男生的学业拖延能显著预测其抑

郁，女生的学业拖延则是完全通过拥有意义间接影

响抑郁。这表明，性别在学业拖延、拥有意义及抑

拥有意义 

学业拖延总分 抑郁 

-0.21*** 

-0.10* 

0.15*** 

-0.02 

学业拖延总分

追寻意义

拥有意义

抑郁



井冈山大学学报(自然科学版) 105

郁之间的中介关系上发挥了调节作用，拥有意义的

中介作用仅发生在女生身上。 

4  讨论 

4.1  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抑郁的关系 
    在本研究中，学业拖延、追寻意义与拥有意义

及抑郁之间呈现显著性两两相关，这与以往研究结

果基本一致[19-22]。一方面，大学生学业拖延越严重，

其抑郁水平越高。长期的拖延会增加大学生的学业

压力，进而产生情绪困扰，形成抑郁情绪。另一方

面，追寻意义与拥有意义水平越高，其抑郁情绪越

低。弗兰克尔认为，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具有

意义，那么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活下去[23]。同样，大

学生如果认为自己人生有意义，那么能够将学业拖

延带来的压力化解并变成学习的动力，继而避免情

绪低落和产生抑郁。 
4.2  对生命意义在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

用分析 
   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，拥有意义在学

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。然而，追

寻意义不起中介作用。 
虽然学业拖延给大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，但同

样经历学业拖延，有些大学生仍然能适应良好，没

有产生抑郁情绪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生命意义有关，

因为生命意义是积极因子，归属于积极心理学范

畴，对其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维护作用[24]。因此，

生命意义作为积极的认知对人们负性情绪的产生

起到缓冲作用。弗兰克尔认为生命意义在困难的环

境中帮助人们有效应对环境[23]。国内的研究表明高

生命意义感的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、生活满意度及

积极情感得分均高于低分组[25]。甚至还发现：增强

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可增强创伤后

成长的程度[26]。 
拥有意义与追寻意义是两个既相互依赖又相

互独立的维度[27]。拥有意义作为生命意义的认知维

度，体现了人的价值观和意义观，强调的是“拥

有”的结果；而追寻意义作为生命意义的动机维

度，激发、维持并指向生命意义，强调的是“追寻”

的过程[24]。而生命意义寻求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

的动机根源。健康的意义寻求使得人们在应对生命

的挑战中获得领悟，而不健康的意义寻求使得个体

无法应对或解决消极的或者有挑战性的事件[28]。大

量研究表明，追寻意义相对于拥有意义来说对人的

情绪的影响较弱些，甚至要通过拥有意义才能起作

用的[29]。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本研究中追寻意义对大

学生的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。 
4.3  性别的调节作用分析 
    本研究发现，在女生群体中拥有意义可以中介
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，而在男生群体中则不能。

这说明拥有意义对抑郁的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

节，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，

即该模型更适合女生。这一结果得到相关的元分析

的证实[30]。女生一般比较敏感、情绪体验较深，情

绪变化明显，在面对压力时容易胡思乱想，会联想

到人生价值，评价人生是否拥有意义，进而激发或

者减少抑郁情绪。相对来说，男生在认知风格上偏

向于以“事”为中心[31]，对学业拖延的认识更少涉

及到人生意义层面，只是认为学业拖延带来学习压

力，影响其学业成绩，从而导致抑郁情绪。 
4.4  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
    学业是大学生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，由学

业拖延导致的不良情绪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健

康。本研究发现了“拥有意义”这一积极认知在学

业拖延对抑郁影响的中介机制，这对改善大学生抑

郁、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

作用。一方面，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可以从提高大

学生的学习动机、专业兴趣着手，减少学业拖延事

件、降低学业压力；另一方面可以从提高大学生生

命意义的意识入手，将其纳入大学生成长教育内

容，实施生命教育，认识生命意义、感知生命意义

及拥有生命意义。在个别心理辅导中，可以参照弗

兰克尔的意义疗法
[23]
，或者引导学生发现生命的意

义，让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大学生应该完成

学业的责任，从而降低其学业拖延；或者引导他们

认识到“学业拖延”这一存在也是有意义的，从而

帮助学生接纳压力，降低其焦虑与抑郁。同时，还

要根据学生的性别采取针对性举措，从根本上减少

和降低学业拖延事件导致的抑郁症状。 

5  小结 

1）学业拖延、生命意义及抑郁的关系之间呈

现显著性两两相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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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拥有意义在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

介作用； 

3）拥有意义对抑郁的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

节，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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